水母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們沒在一起怎麼辦。
　　我手裡抱著透明的罐子，在左搖右擺的自強號上面沉思。
　　火車喀啦喀啦的聲音在耳邊飄盪，耳膜因為共鳴震動著，腦袋裡的思緒全被攪亂，混混沌沌的，起初還有一點雜音，逐漸地逐漸的就只剩下甕甕的、不斷的來回震盪的火車特有的回音。
　　喀拉喀啦。
　　喀鏘喀鏘。
　　碰咚碰咚。
　　鳴笛。
　　規律、低沉、反覆。
　　喀拉喀啦。
　　喀鏘喀鏘。
　　碰咚碰咚。
　　──鳴笛。


　　我是轉學生。
　　國一那一年，我因為家庭因素搬家了，從中部直接跨越到北部。半個台灣的距離。
　　剛到台北的那年，我抱著行李站在台北火車站裡，看著來來往往人聲沸騰的火車站，看著外頭高聳林立的大樓，看著這個從前只當作旅遊景點的地方，覺得世界整個都不同了。
　　這是我未來要生活的地方。
　　這真是、一個可怕的地方。


　　初到學校的那天，我穿著嶄新的國中運動服，揹著舊書包以及沉默寡言坐到了新的學校裡新的教室中閒置的那個座位。
　　這是誰留下的位置？還是本來就沒人坐的？還是因為我特地空出來的課桌椅？
　　身旁不斷傳來其實不小聲的竊竊私語以及沒有掩飾的探究眼神，自從老師介紹過我之後，我就再也沒抬起頭過。我不敢面對那些太過直白的詢問。
　　用指腹輕輕的摩擦上過漆的暗紅色桌面，一點都不新，跟以前的學校的桌子長的沒甚麼兩樣；上面也是布滿了刻痕以及使用的痕跡。
　　怎麼辦？接下來該怎麼辦？
　　結果第一天，除了被任課老師頻頻關心以外，我再也沒說過半句話。
　　國中的我，就這樣帶著一身對新環境的怯弱以及空白的大腦度過的那一天。
　　關於回到家後餐桌前那接踵而來關於學校、關於老師、關於新朋友的各種問題，我一個也沒回答。
　　「那孩子，應該還沒適應環境吧？」
　　「看起來被嚇壞了，都不怎麼說話。」
　　父母擔憂的對談隔著新家薄薄的門，一字不漏的傳入我耳中。
　　嚇壞？
　　那倒未必，我想，我只是不知道該做甚麼才是正確的罷了。

　　茫茫然的感覺一直跟隨著我，茫然的去學校，茫然的聽課，茫然的看著同學們的互動。
　　進學校的頭三天，我幾乎沒開口說過話。
　　我知道那個在上學第一天親切帶領我的班導有囑咐同學要特別照顧我，但那種隔閡感一直存在，有種冷冷的空氣不斷流動在我與那些跟我同年的同學之間。無法靠近。
　　我就像隻從異地來的動物，被放在教室正中央讓人觀賞。
　　啊、究竟該做些甚麼呢。

　　「今天要請各位同學分組進行討論及報告喔！麻煩請自行尋找組員！」
　　糟糕、要分組報告啊……
　　沒有認識的人要怎麼辦……
　　會不會沒人願意跟我一組啊……
　　我陷入困頓的情緒，有點不知所措的看著教室內自然而然的分成了幾個區塊。大家果然都已經形成自己的交友範圍了。該怎麼打入呢？
　　「……」
　　「……同學？新同學？那個，欸？」
　　一道開朗的聲音在耳邊響起。
　　瞪視一般的將視線轉移至聲音的來源，是一名女同學。
　　對方似乎被我的眼神嚇到了，口氣變得有些虛浮。
　　「同學，你要跟我們一組嗎？」
　　我眨了幾次眼，才反應過來，這是在跟我說話。
　　有股輕飄飄的情緒從心底浮了起來。
　　有人跟我講話了！
　　要好好回答才行啊！
　　「……啊，嗯，好啊沒問題。」
[bookmark: _GoBack]　　女同學露出鬆了一口氣的表情，後方傳來小小的歡呼聲，伴隨著「Yes！人家同意了！」、「一定是我人長得太可愛」、「哈哈嚇死我了」之類的話語。
　　看著因我造成的地區性小騷動，我小小的笑了幾聲，並且感到小小的開心。
　　……這算是成功跟同學產生交流了吧？不過有人願意跟我一組，真是太好了。
　　「那麼，我們就來討論要怎麼做這個報告吧！」
　　帶頭與我攀談的女孩子露出一臉開朗的笑容，招集其餘幾個同學圍過來，準備進行課題內容。
　　「首先──你的名字是張耀嵐，我沒記錯吧？」

　　我交到朋友了，她的名字是林杏紜。
　　自從上次的分組報告後，我與她的交流逐漸增多，我開始有了在班上的第一名好友。
　　「耀嵐啊，要主動去找人玩啦！」
　　「你是我媽嗎！」
　　對於前期閉俗的我，她總是不厭其煩的把窩在角落獨自陰暗的我挖出來，
協助我打破那道由冰冷空氣凝結而成的牆，拖著我到處跟人聊天，逛校園，做報告，寫作業。
　　托她的福，我開始有了第二名，第三名朋友，開始漸漸熟悉了這個校園，開始放鬆自己，回歸原先開朗的個性。
　　我似乎是，終於成功的融入這個封閉的社會中了。
　　一天過去了，兩天過去了。
　　我的朋友逐漸多了起來，但是我始終與林杏紜保持最友好的關係。
　　大概是雛鳥情結吧、我有點離不開她，要做些甚麼是第一個就是想到她。
　　漸漸的，我開始與她形影不離。
　　「喂，我說你，真的把我當媽啦？」
　　她是一個開朗又親切的女孩子。總是充滿朝氣，還會滿臉笑容地跟我打招呼。待人處事都相當的圓滑，不僅我，老師與同學們都相當喜愛她。
　　跟她在一起很放鬆，我們彼此都沒有顧忌形象這種問題，想做甚麼就做甚麼，想說甚麼就說甚麼。
　　我很滿意現在的生活，至少目前。
　　就像是安於現況的溫水青蛙。適應了就無比快活。

　　第一次發現自己喜歡她的情緒是甚麼時候呢？
　　某天，我突然驚覺自己喜歡上林杏紜了。
　　有點訝異，有點不敢置信，但又彷彿一切都理所當然。
　　「你們早該在一起了吧？感情好成那樣，沒成情侶我都不信。」
　　向友人A諮詢過後，得到了這種令人哭笑不得的回答。
　　我們很要好嗎？
　　……似乎是這樣的。
　　想到平常總是被我纏著的她，以及我們平常總是分不開的兩人行動。
　　體認到了什麼，連感覺都有那麼點不一樣了。
　　這就是不知不覺的喜歡上對方嗎？
　　我認真的想了很久，才想清楚這種希望一直一直跟她在一起、逗她開心看她笑、不想分開的這種感情，大概，就是所謂的戀愛吧。
　　有了這種自我認知，我開始更心安理得的放肆自己在林杏紜身旁打轉。
　　下課了就跑去找她聊天，她忙的時候就幫她忙或是默默的在一邊看，上課就傳紙條騷擾她。
　　不管做甚麼都纏著她，連她朋友都向我投以白眼了。反正我不在乎。
　　其實，我還是不太敢確定這是不是真的就是戀愛，說不定其實是依賴呢？
　　閉上雙眼，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最後為了避免更多的困惑，我決定，我還是當作我喜歡她好了。

　　『欸，我喜歡你，當我女朋友好不好？』我數次，在心頭與她說著。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我感受著我們兩個之間的友好。這算曖昧嗎？
　　自從發現自己喜歡林杏紜的事實，我就開始明目張膽的追求她。
　　雖然還沒有開口告白，但她應該，是知道這件事的吧？
　　好喜歡她、好喜歡她、好喜歡她。
　　像雪球一般越滾越大，我放任好感恣意孳生，心底卻有一絲絲的恐懼。
　　任意笑鬧的舉動下的那些微弱的試探，隨時都有可能摧毀我心中那株初萌芽的脆弱愛戀。
　　如果說，她不喜歡我該怎麼辦。

　　有一天，我找到了可以討好她的方法。
　　「張耀嵐！你看，是水母！」
　　某節生物課，林杏紜一臉亢奮的把半睡半醒的我一巴掌打醒，看著老師提供的、不甚清楚的投影幕上，有一隻半透明的果凍形物體。
　　「……水母？」
　　「對啊──你不覺得很漂亮嗎！」
　　她的雙眼閃閃發亮，一臉憧憬的說著。
「透明的、優雅的，充滿夢幻的樣子啊！」
　　「我買給你吧！」
看著她那副模樣，，我衝動的開口。
　　水母？
　　她喜歡，那就買一隻送給她好了！
　　我如此簡單的想著。
　　從那一天起，我開始了我忙碌的尋找水母生活。

等到買到後，就跟她告白吧！
我這麼想著。
　　水母要在哪裡買好呢？
　　我在網路上靠著關鍵字搜尋，出來的資料卻微薄的可憐。
　　於是我又去一家家大大小小的寵物店、水族館尋找，然而，台灣有賣水母的地方實在太少了，縱然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有販賣的水族館，那也不是林杏紜心目中的水母。。
　　那時候，我幾乎跑遍了台灣北部有可能有販賣水母的地方。
　　腳踏車、公車、捷運、火車，趁著下課一有空，我就會抓著朋友出門去尋找水母。
　　「老闆，請問這裡有賣水母嗎？」
　　「沒有內、肖年郎，水母不好養啦！台灣很少見的！」
　　經過幾個月的尋找，總是乘興而去，敗興而歸的我，幾乎都要放棄了。
　　
　　那年暑假，我還是找不到水母。
　　我沮喪的不得了，想著可以在林杏紜面前表現一把的。該怎麼跟他道歉呢？
　　『抱歉啊、說好的水母……我可能買不到了。』
　　她會不會其實一點都沒放在心上，其實一點都不在意？但會不會她還是失望的？
　　這麼想著，我還是勉強自己繼續尋找。
　　結果，我真的找到了。
　　那年的家庭旅遊，是去泰國。
　　正當我失意的走在那熱鬧的曼谷大道上時，我居然在路旁的水族館看見水母了！
　　當下我立刻激動的拖著父母跑了進去，用極其彆腳的英文和老闆講了許久，經過種種溝通不良以及艱苦的對答，我，終於買到了一隻水母。
在挑選的時候，我毫不猶豫的選了淡紫色。優雅高貴，她會喜歡的吧？
　　


開學的那一天，我跟林杏紜相約在放學之後。
「你要做什麼？」她歪著頭，一臉不解。
對於她的疑惑，我故作神秘的笑了笑。
「我有個驚喜要給你看喔。」
她饒富興趣的看著我，答應了。
鈴聲一響，我就先行離開教室來到我們相約的地方。
這是一棟舊校舍的後方，平時鮮少人經過。
我小心翼翼的取出裝著水母的罐子，上頭已經先用軟布蓋著了。確認與我相處幾日的水母還安然無恙的在水裡悠晃，我鬆了一口氣，將牠捧在手心，等待林杏紜前來赴約。
噠噠的腳步聲在我身後響起，我轉過身，看著她面帶笑容地走到我面前。
「好啦，我來囉！」
她伸展五指朝我揮了輝，一臉好奇的打量著我手上的東西。
我深深吸了口氣，將罐子上的軟布掀開。
　　「這個，是答應送你的水母。」
　　林杏紜瞪大雙眼，似乎沒料到所謂的驚喜居然是──水母。她一瞬間發出驚喜的尖叫，嚇得我一個手抖，連忙將裝有水母的罐子抓得更牢。
　　「謝謝！謝謝謝謝！張耀嵐謝謝你！」
　　她開心的又叫又跳，只差抱著我繞三圈了。看到她這麼開心，我也忍不住露出燦爛的笑容。
　　「因為答應過妳了嘛。」
　　等她稍稍冷靜下來後，我將罐子輕輕地放在她的手上。
　　小小的透明的罐子裡，五十元硬幣大小般的水母就這樣漫漫的在裏頭游著，黃昏金色的陽光斜照進玻璃罐裡，散出絢麗的光澤。
　　我們倆站在那看了許久，期間還不斷響起林杏紜興奮又開心的小小歡呼聲。
　　「你看你看！牠剛剛動了！」
　　「牠好漂亮喔──」
　　「你是怎麼買到的，真是太厲害了！」
　　「真的這麼喜歡水母啊？」
　　「當然喜歡，這還是你特地送給我的耶──」
　　我害羞的搔了搔臉頰，嘿嘿的笑了幾聲，然後，脫口說出了那句話。
　　「那麼，妳也喜歡我嗎？」
　　──說出口了！
　　我開始小口小口的喘氣，手掌心慢慢的被手汗浸的濕潤。
　　「林杏紜，我喜歡妳，跟我在一起好嗎？」
　　我一個字一個字的緩慢的向她告白，每個音都咬的特別清晰。
　　不敢看向她的臉，我死死的盯住水母，開始祈禱。
　　答應、快答應啊！
　　時間似乎一瞬間變得停滯，流動的緩慢。呼吸聲逐漸變得大聲，快要充斥在耳腔之中。
　　吸吐、吸吐、吸──吐──
　　「這個嘛、我之後再跟你說。」
　　她的聲音，像是箭矢一般清晰的貫穿我的腦中。
　　不是答應，也不是拒絕。
　　我恍惚了一秒，抬起視線看向林杏紜的臉。
　　她笑的淘氣，用空著的左手朝我比了個勝利手勢後，蹦跳著離開了。
　　「謝謝你的水母囉！那麼我先回家囉──！」
　　失神的看著她的背影逐漸消失，我有種喘不過氣來的感覺。
　　為什麼？是不喜歡我嗎？
　　那為何不拒絕我？
　　……太狡猾了。
　　呼吸道被壓迫著，稀薄的空氣讓整個世界都開始模糊了起來。
　　只剩下喧囂的風聲、暖金色的夕陽、以及我沉重黏窒的呼吸聲。
　　吸吐、吸吐、吸吐、吸吐、吸──吐──、吸──吐──
　　我沒有失戀，但我也沒有告白成功。



　　隔天，我們兩個像是沒事一般互動著，沒人去提前一天發生的事情，也沒有人做出任何表態。
　　那隻水母倒是被放在了教室後方的書櫃上，成為教室一角的風景。
　　當大家看到那隻水母時，全都大呼小叫的湊上去觀察牠。
　　看著沸騰的教室以及成為主角的水母，我的心隱隱的鈍痛著。
　　──這是我送給林杏紜的、不是給你們的！
　　──離牠遠一點！
　　然而林杏紜那張快樂的笑臉卻不斷的出現在我的眼前，她快樂地說著水母的事情，並且快樂地說出那是我帶來的水母。
　　──那是我送給你的禮物喔？
　　我勉強自己提起下垂的嘴角，裝作沒事的加入吵雜的行列，一起和同學吱吱喳喳的討論那隻水生生物直到遭受老師喝斥。
　　水母似乎沒有意識自己成為了眾所矚目，依舊悠悠的飄蕩著。
　　開學的第二天的放學，我獨自一人坐在教室裡看著牠，莫名地覺得有點委屈。
　　夕陽細細的撒在我跟牠的身上，看起來特別美麗、特別憂傷。
　　我伸出手指，輕輕的戳了戳牠透明又柔軟的傘蓋，指尖迅速的因為被反擊而刺痛紅腫了起來。
　　「我啊，還要再加油呢……」
　　日子還是沒有改變，還是那樣過。
　　我懦弱的將得到回覆這件事延後，將平淡的生活又延續了下去。


　　──結果，那隻水母在四個月後死去了。
　　雖然經我在網路上的資料證實，那隻水母已經很長壽了。但班上的同學還是哭的眼淚鼻涕四流。
　　尤其是林杏紜，作為現任飼主，她顯得格外難過。
　　面對那張梨花帶淚的臉蛋，我也只能盡我所能的安撫她。
　　結果睽違半年的家族旅行，我又去了泰國。
　　然後又帶了一隻同樣五十元硬幣大小的水母回來，然後再跟林杏紜告白，然後再得到「我之後再跟你說」的答案。
　　心中有點空茫茫的，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應該放棄嗎？我應該還是喜歡她的吧？
　　我還沒被拒絕，應該是還有希望吧？
　　自欺欺人地這麼想著，如此喜歡林杏紜的我也只能告訴自己，再等等吧。
　　


　　後來，我逐漸習慣在班上飼養水母，以及每隔半年就去泰國買水母回來告白的日子。
　　我逐漸習慣千篇一律的回答，然後持續不斷進行一樣的行為。
　　但當初告白的那種悸動的感覺，已經淡去了。
　　我開始學會笑笑著略過這個話題，然後繼續當她的好朋友。
　　陸續買回來的那些水母壽命都不一樣，有些長，有些短；班上同學不再為了水母的死亡哭泣，連最愛水母的林杏紜也不再哭著為牠哀悼。大概是明白不久後我又會帶新的水母回來吧。
　　我默默地將第六隻水母埋葬在花圃下，半透明的身子，在脫離水的包圍之後迅速的乾枯了。
　　──水母的身體，有90％都是由水構成的喔。
　　──越美的水母就越有毒性，不能因為漂亮就貿然飼養。
　　耳邊響起了水族館老闆的殷殷叮嚀，現在連他都認得我了：每半年就會遠從台灣去泰國買水母的奇怪少年。
　　有90％都是水啊……
　　離開水久了，就會脫水而亡嗎。
　　我似乎，也已經逐漸失去賴以為生的水分了。　
　　
　　
　　已經是最後一次了啊。
　　我看著手中的水母，搭上返航的飛機。
　　接下來，就要畢業了……然後，就不會再見面了。
　　突然有些哀傷，跟林杏紜告白了三年，每次都是那一樣的答案。這次，就當作是最後一次告白吧。
　　我這麼想著。


　　這次選的水母有著幾近透明的天空藍，我最後一次將水母輕放到林杏紜的手上，平靜的向她告白。
　　「林杏紜，我喜歡你。你願意跟我在一起了嗎？」
　　國中三年，我曾對她說這句話說了三次，這是第四次。
　　我低垂雙眼，準備迎來第四次的「之後再跟你說」。
　　等了許久，我始終沒有得到答案，終於忍不住抬起頭迎向林杏紜的視線。
　　她靜靜的看著我，棕黑色的眼睛深的見不到底，閃動著我看不懂的情緒。
　　「……張耀嵐，你是不是認為我會再說出那個回答？」
　　「……」
　　我有點訝異的看著她，點了點頭。
　　林杏紜露出看起來有點落寞的笑容，輕輕地嘆了口氣。
　　「……也是啦，畢竟我每次都這麼說嘛。」
　　心臟微微的加重撞擊，我稍微瞪大了雙眼，沉默的看著她。
　　林杏紜似乎等不下去了，她雖然企圖在我的臉上尋找任何看起來驚喜開心的表情，然而我卻只是直直的看著她，沒有任何反應。
　　「抱歉啊，讓你等了這麼久。」
　　她頓了一下，
　　「張耀嵐，我也喜歡你，我們在一起吧。」



　　我逃跑了。
　　沒有回應那個我喜歡了三年的女孩，我迴避了她的回答，用不知所云的理由逃離現場。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她那時的眼神，訝異又不知所措。
　　對不起。
　　我在心中對她道歉。
　　接下來距離畢業的那半年，我再也沒跟林杏紜對上雙眼，我們就宛如兩條圓弧線，曾經極度接近最後卻漸行漸遠。
　　然後最後再無交集。
　　
　　升上高中後，我還是保持著每半年就去泰國買水母的習慣，我買了各種顏色的水母，全都養在一個個小巧的玻璃糖罐裡。
　　我養著那些水母，就宛如養著那些曾經的回憶。
　　為什麼呢……？
　　國中的那段時間在我腦海中化作一片虛無，彷彿那三年歲月不曾存在過。
　　我只能抱著水母提醒著曾經，我那麼喜歡的一個少女。
　　最後，我帶上那些玻璃罐，搭上逃離的火車。
　
　　如果我們在一起了，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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